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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兰生，又名真吾，男，潜山王河镇人，1929 年 12
月-1930年3月任中共潜山县委书记。

据潜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有关史料载，芮兰生生于
1896 年（一说是 1901 年），1904 年入私塾读书，后考入安
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早年分别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
共产党，1923 年先后肄业于安徽党务干部学校、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1926 秋回到家乡，任国民党
潜山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同年加
入中共党组织。1929 年 12 月，中共潜山县委书记储醉醒
被捕后（一说芮兰生的前任书记为吴介唐），继任中共潜
山县委书记。1930 年 2 月请水寨起义爆发，失败后，前往
南京，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七十七团三营营长等
职。在此期间，秘密组织同乡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3年
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审讯期间，
敌人施以酷刑，迫其屈服，又以高官厚禄劝其变节，历时
数月，始终坚贞不屈。1934 年 7 月（一说 1934 年 3 月），被
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1982 年 2 月 25 日，国家民政部
给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这段简述，多处存疑（如括号所示）。本文试就芮兰生
出生年份问题做一考证。

关于芮兰生的出生年份，有两说，一说是1896年，一
说是1901年，相差5岁。目前采用的多是前者，如上述。但
本人以为当为后者，即1901年。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烈士尊重的原则，本人最近收集了
若干资料，比照印证，阐述如下：

一是家谱。本人通过芮氏族人查到民国十八年即1929
年续修的《芮氏族谱》，谱载：“泽善，洪源公子，字树英，改
字兰生，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光绪辛丑年八月
二十八巳时生……”“光绪辛丑年”，即是公历1901年。

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比较。芮兰生兄妹三人。据
芮兰生家族后人芮巍（退休前在潜山市某银行部门工作）

说：“听家里老人讲，芮兰生在家中为老大，1901 年生。8
岁就到私塾念书。后面两个妹妹，大妹叫芮能枝，1904年
生，小妹叫芮能香，1906年生。他们之间都只相差二三岁。”如
果芮兰生是1896年，他们的年龄就分别相差8岁和10岁。如
果芮兰生生于1901年，则比大妹大3岁，比小妹大5岁，即兄
弟姐妹之间相差二三岁，契合当地当时的自然生育常态。

几年前，江苏作家刘涵女士受组织委托创作雨花台烈
士传记，笔者曾陪她到烈士芮兰生故乡潜山王河等地深入
采访。刘女士还带着线索深入岳西、安庆城区等地搜寻创作
史料。据她在安庆一中等地档案中查出的相关资料显示：芮
兰生，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时，是民国十二年
六月，即1923年6月，有毕业照作证。而且在该校秋季入学
学生通讯录上，同学期同学出现了“吴介唐”的名字，和芮兰
生在同学录中的年龄是同岁。笔者查证，吴介塘，潜山前北
乡人（现属岳西），1901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1月至1929年12月任潜山县委书记，1935年被捕牺
牲。吴与芮同庚，这恰好与芮兰生家谱中年龄相印证。

2025年11月1日，潜山市文史学者韩久胜先生撰文
披露：根据南京潜山共产党人案被捕人操雨亭（含）回忆
录：“芮兰生牺牲时年35岁。”操雨亭，潜山人，与芮兰生一
同被捕。该回忆录现存南京第二档案馆。同期同案同乡人
所述应该可信。芮兰生牺牲是1934年，牺牲时35岁，证明
其出生为1901年，这又与家谱记载相符。

“芮兰生出生于1896年”这一说法从哪儿来的？笔者
翻看有关史料，均是相互转引，未注明来处。最近看到韩久
胜先生大作中有“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陈列馆”中的该年
份存照。有一种可能：芮兰生在南京被捕后，为隐瞒真实
身份，故意谎报年龄，混淆视听，以图过关。但终因内奸
反供才殉难。解放后，有关单位来南京有关档案部门查
阅烈士生平时，或以此为据，未加甄别，以致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芮兰生出生年份当为1901年。

◆安庆人物

芮兰生出生年份考
芮立祥

父亲总是在开春时分就忙碌起来。他扛着柴刀钻进山
林里，我跟在他身后，拿的是一把轻便一点的柴刀。父亲挑
选笔直的毛竹和结实的杂木，手起刀落间，山林里回荡着
清脆的劈砍声，我半天砍不断一根杂木。回来时，我扛着几
根杂木，父亲的肩膀上压着一捆青竹，汗珠顺着古铜色的
脸颊滚落，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着光。

“搭架子要赶在谷雨前。”父亲说着，用柴刀将竹子劈
成均匀的竹条。我蹲在一旁学着他的样子，把枝杈修剪干
净，留下有用的枝蔓。父亲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可动
作却灵巧，他教我把粗的一头削尖，这样容易插进土里。

母亲从屋里抱出早就搓好的草绳。草绳是用稻草和
麻丝混编的，结实又柔韧。父亲抻直绳子，我扶着竹竿和
杂木，看他将削尖的竹竿和杂木深深插进土里，每根间

隔一尺左右，像列队的士兵。他踩着
凳子，在顶端横着绑上长竹竿，再用
草绳经纬交错地编成网格。父亲打
的绳结很特别，既牢固又容易解开，
秋天拆架子时更方便。

播种育苗是精细活。母亲先用温
水浸泡种子，等到露出白嫩的芽尖，才
小心翼翼地播到苗床上。她像呵护婴儿
般照料着这些幼苗，清晨掀开草帘让它
们晒太阳，傍晚又仔细盖好。父亲则负
责挑水，他那宽厚的肩膀扛着两只木
桶，从山泉边来回四五趟，从不喊累。

幼苗长出三四片真叶，移栽的时
刻就到了。母亲用竹片轻轻撬起幼
苗，尽量多带些土。父亲在每一根竹
竿下挖好坑，我端着水瓢跟在后面。

母亲将幼苗栽下，培土，父亲浇水，他们配合得那样默契，
仿佛不是在劳作，而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五月里瓜豆蔬菜最是贪长。晨露未干，母亲便蹲在竹
篱笆边了。蓝布衫的下摆被晨露打湿透了，她也不理，只顾
用皱裂的手掌摩挲那些新抽的藤蔓。指甲缝里的泥，把指
甲都染得乌黑乌黑的。昨夜还是青涩的叶芽，今朝就攀着
竹木架蹿高半寸。母亲总说这绿藤是懂事的，晓得趁着露
水未散时舒展筋骨。她将蜷曲的须子轻轻绕上竹树枝，动
作比拂拭瓷器还要轻柔。我蹲在一旁数黄花，那些小喇叭
似的花朵藏在叶底，像谁挂上去的金铃铛。

施肥是父亲的事。他从不施用化肥，而是在菜园角落
挖了个粪池，将农家肥沤制成上好的液肥。施肥时，他用
长柄木勺舀取肥水，仔细浇在每一棵瓜豆的根部。气味并
不好闻，可父亲说：“庄稼就认这个味道。”

蝉声此起彼伏的晌午，瓜豆架筛下黄金色的光斑。母亲
的草帽沿早已泛黄，汗珠子顺着鬓角滚进蓝布领口。她给侧
蔓掐尖，说这样主藤才能攒足气力往上涨，藤影在她脸上织
出细密的网。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她如何细心地浇水、施肥，
如何耐心地除去每一根杂草。母亲的汗水，如同夏日的雨滴，
不断地从她的额头滑落，滴落在泥土中，也滴落在我的心田。

暮色漫过篱笆，瓜架成了翡翠颜色，像一幕绿色的帘
子。母亲挎着竹篮筐穿梭其间，我就跟在母亲身边，帮着摘
瓜豆蔬菜，新摘的黄瓜还带着毛刺，躺在筐里像一弯弯青
玉。山泉水洗涮过的鲜嫩瓜条，咬一口，清凉甜爽直达心间。

如今，父亲也随母亲去了。那些曾经陪伴他们的黄瓜、
豇豆架，在风雨中渐渐倾斜、腐朽。但在我心中，那些竹架
依然挺立，藤蔓依旧青翠。每当想起父母在瓜豆架下劳作
的身影，想起父亲搭架时专注的神情，母亲育苗时温柔的
动作，心中便充满无尽的怀念与感激。

◆亲情素描

瓜 豆 架
陆伦求

从超市购物回来，遇到工
人 们 在 小 区 旁 种 树 ， 停 下 脚
步，站一边观看。

这是小区的北门，原来种
的是国槐，七八年了，没见叶
茂荫浓，反而陆续枯死，幸存
的三两棵也像落毛鸡，瘦枝上
支楞着零星的叶，很煞风景。

工人们告诉我，国槐是北
方树种，所以存活难，现在替
换栽下去的是栾树。我忽然想
到，那年去北京，街头随便就
会撞见一棵老树，国槐居多，
就像在南京，随处可遇的是梧
桐。远离故土的庾信，很难快
乐啊，这国槐大抵也是如此，
离 了 北 方 的 水 土 ， 便 难 展 风
姿。不过，听说是栾树，眼前
一 亮 ， 小 区 的 东 西 都 栽 有 栾
树，逢秋一树金黄，蒴果如灯。

因为打算看种一棵树的全
程，索性把手里的购物袋丢在
远一点的草丛中，空着身子返
回。不想一个小孩骑车绕路过
来，直从购物袋边驰过，旁边
的工人看了，都松口气，齐笑。

种栾先取槐。两个工人先
在 槐 树 边 挖 土 ， 松 动 它 的 根
基，看差不多了，旁边大车上
的吊车伸出手来，用钩锁住，
只轻轻一提，就把那棵槐连根
带土，从深埋的梦里拽出，无
论它有多不情愿。很快，那只
手又腾出来，被安排了新任务
——从车上取了一株栾树，竖
进坑里。扶直了树，工人们填
土、夯实，把被掀的瓷砖按原
来位置补上去……

前后约有半个钟头，种好
了一棵树，像接生了一个娃。
虽然没出一份力，可是产房外
等待的人，由眼睛里流淌出的
期盼与祝福一点不少。

刚种的，一溜光秃秃，像
新兵连嫩生生的小战士。数了
数，我见证的是他们栽下的第
六棵——小六子，在心里这么
给它取了个乳名。

像 吃 了 喜 茶 一 样 ， 往 家
走，工人们往前去，继续种第
七棵，第八棵……

希望他们不要嘲笑一个中
年女人的好奇心。

◆闲情闲趣

看他们种树
白海燕

舞 者 张雨义 摄


